著者的话
　　在南美洲大陆的腹地，有一个以拉丁美洲独立战争著名领袖西蒙·玻利瓦尔的名字命名的国家，这就是玻利维亚共和国。

　　玻利维亚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国家，粗略归纳起来，至少有四个方面：
　　一是“高”。玻利维亚的西部是海拔在5000米以上的安第斯山区(最高的山峰在海拔6000米以上)，东、西科迪勒拉山之间是一个辽阔的大高原，只有那些拥有充足红血球，有本事将稀薄空气中的少量氧气“据为己有’’的人，才能常年居住在这个地区，然而玻利维亚居民的绝大多数却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被国际社会称之为“高原之国”。对此，玻利维亚人民感到无比的骄傲，他们把居住在这种只有“神鹰”才能翱翔于其上的地方视为英雄的壮举，他们会自豪地告诉世人：玻利维亚有世界上最高的首都，有地球上最高的湖泊，有地球上最高的滑雪场，有“与天比高”的宇宙物理实验室。他们甚至会幽默地说，对于他们来说，沿海地带的空气实在是太稠密了，他们会感到窒息。

　　二是“全”。玻利维亚虽然是一个著名的“高原之国”，但却有三分之二的土地处于亚马孙流域和拉普拉塔流域的热带平原，平均海拔不过300米。从西部的高原到东部的平原，随着高度的降低，玻利维亚的土壤条件和气候条件也随之变化，形成了十几个动植物生态层和多种生态系统，具备了地球上几乎所有的生态条件，以至地球上的任何一种动植物都可以在这里的适当的地区生长。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变，人们的生活也发生相应的变化，他们的音乐、衣着、风俗习惯等等也都随之变化，呈现出一幅五彩缤纷的绚丽画面，再加上2000年土著文化与300年西班牙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所产生的独特文化，玻利维亚被人们称之为一个“万花筒国家”。一个名叫阿尔西德斯·多尔比格尼的法国学者甚至惊叹地说：“玻利维亚简直就是地球的缩影!” 
　　三是“美”。玻利维亚是一个美丽的国家。这里有高耸入云的安第斯雪峰，有分布在西部安第斯山山脊上的众多冒气的火山，有辽阔的高原和高原上景色秀丽的淡水湖，有一望无际的盐沼，有土地肥沃、色彩斑斓的河谷，有气候炎热、生态奇特的东部平原．还有地域辽阔、无数滔滔河流穿越其间的亚马孙雨林等等。不仅如此，玻利维亚还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在这里生活的30多个民族的数百万勤劳的人民，都各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衣着、手工织品、舞蹈、音乐……有祖先流传下来的各种节日活动和宗教仪式，有人们独特的时空观念和宇宙观念；所有这些都是人类极珍贵的文化瑰宝。因为有美丽无比的自然景观和丰富多彩的印第安文化，玻利维亚又被赞叹为“安第斯山区的一颗明珠”。

　　四是“穷”。直到20世纪中叶，这里都流传着一个神话：玻利维亚位于一个得天独厚的地区，用之不竭的自然资源足可以给它一个美妙的未来，至少可以保证它在一个经济健康的国际环境中做到安居乐业。但是，这个国家的历史统计资料告诉我们，玻利维亚尽管有无与伦比的美丽风景，有富饶的自然财富，但它却是拉美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这个地区在独立之后一个多世纪里，充满了革命与改革，也充满了混乱与倒退，这里的人民所能得到的福利是非常少的，这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是很不安定的。在这里，权力和财富都集中在少数特权阶层手中，而特权阶层又得到20世纪下半叶实际统治玻利维亚的军人集团的支持。80年代初，在军政府统治十几年之后，玻利维亚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在这次危机的逼迫下，玻利维亚改变了1952年以来实行了近30年的发展模式，采用了名之日。“新经济政策”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与此同时，玻利维亚也在政治上开始了一个至今仍在继续的分权化进程，人们希望通过这个分权化进程能在国家生活中开辟新的舞台，激发新的活力．促进国家机器的现代化，从而使玻利维亚能够繁荣富强起来。但是直至目前为止，局面仍然未可乐观。

有此四端，我想中国的读者一定是很想了解这个国家的。因为第一，玻利维亚虽然在幅员上是南美第五大国，虽然有很多的美妙之处，但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还是相当陌生的，开放后放眼世界的中国读者自然是很想了解这个神秘的国家。第二，玻利维亚人民有过长期受压迫的历史，现在亦面I临保持政治稳定和发展经济的严重挑战，这同中国的情况很有点类似之处。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人民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自己，也需要了解世界，特别是需要了解像玻利维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因为，中国有句古话，“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自己认识不到的问题往往可以从别人身上看得清清楚楚。基于这种认识，笔者欣然承担了撰写本书的任务，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个国家的历史和现状、经济和政治、文化和风俗，魅力和困难，以及这个国家在谋求进步与发展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尽可能详细地介绍给中国读者。但是，笔者自知才疏学浅，对玻利维亚了解不深，所以从承担这一任务的时候开始就不胜惶恐，知道要完成这样一项任务实在是太困难了。《神奇的玻利维亚》一书的作者乌戈·博埃罗‘罗霍曾经说过，“玻利维亚是造物主用他神奇的画笔随心所欲地描绘出来的一幅五彩缤纷创作的一角，是一个‘万花筒式’的国家，要想把这个‘万花筒’的数不尽的各个面都解释清楚，对于任何一个单个的人来说，都是做不到的”。这话说得一点都不错。对于笔者来说，情况就更是这样。所以，自始至终，笔者都不敢懈怠，脱稿时间也一拖再拖；初稿完成之后，又按编委会的意见，在这次旅美的几个月中利用克里夫兰公共图书馆的资料作了一次校勘和修改。尽管如此，笔者的心里仍忐忑不安，深知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读者和专家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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